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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教育质量监控是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,决定了职前教师在上岗前是否具有胜任教师职

业的专业能力和资格。澳大利亚一直重视质量监控在教师培养和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作用,不断调整教师质

量监控和管理政策。特别是自2015年以后,联邦政府教育部、教师监管机构和教师培养机构在相关政策的

指导下,对教师教育课程认证、课程准入筛选机制、课程设置内容与评价、毕业要求和从业资格审批等进行了

一系列改革,以提高职前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,满足21世纪人才培养需求。这些改革为我国职前教师培养

的质量监控带来如下启示:构建促进教师连续性发展的全国教师质量标准;构建面向教学实践的教师教育课

程体系;整合多元力量对教师培养质量进行多方位多层次把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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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教育质量监控是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的重

要环节,决定了职前教师在上岗前是否具有胜

任教师岗位的专业能力和资格。教育部印发

的《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

(暂行)》提出构建中国特色、世界水平的教师

教育质量监测认证体系,体现了我国对师范专

业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。虽然该文件就教师

教育质量监测认证的理念、原则、体系和标准

等有了一系列说明,但其内在的运作机理仍处

在探索之中。本研究以澳大利亚教师教育质

量监控的政策指导、标准改革为切入点,进一

步就教师教育课程准入的筛选机制、课程内容

与评价、毕业要求和从业资格管理等进行深入

分析,以为我国职前教师培养的质量监控提供

借鉴。

  一、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控

改革的政策基础

  知识经济时代,教育体系从注重规模转向

强调质量。高质量的教育呼唤高质量的教师,

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职前教师教育机构日益

受到重视。在澳大利亚,政府针对职前教师培

养的内容和形式采取了比以往更多的措施[1]。

受新自由主义和管理环境的影响,澳大利亚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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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,通过财政拨款

和法律制定的方式对学校教育施加影响[2]。

1988年,联邦政府颁布《澳大利亚土著和托雷

斯海峡岛民教育政策》(NationalAboriginal

andTorresStraitIslanderEducationPolicy)

与《就业、教育和培训法案》(Employment,Ed-

ucationandTrainingAct1988),设立“国家就

业、教育与培训委员会”(theSchoolsCouncil,

HigherEducationalCouncil,Employmentand

SkillsFormationCouncil),规 定 由 学 校 理 事

会、高等教育理事会、就业与技术结构理事会

和澳大利亚科学研究理事会等四个理事会为

政府有关教育方面的政策制定和财政拨款提

供咨询[3]。

21世纪初,澳大利亚从联邦政府教育、科

学与培训部(最高教育行政部门),各州属教育

部门,到各级教师发展评估部门,围绕教师质

量发展颁布了系列政策和纲领性文件。2008
年,联邦政府颁布《改善教师质量国家伙伴关

系》(theNationalPartnershiponImproving
TeacherQuality),将提升教师质量视为提高

学生成就和建立世界级教育系统的一项根本

性举措[4]。《提高教师质量合作协议》(National

Partnership AgreementonImproving Teacher

Quality)发展报告出台,进一步明确了国家领

导在教师专业学习中的重要性,并要求改进职

前教师教育课程的专业标准和连贯性,将高校

师范教育认证作为支持教师专业发展的一部

分,加强对师范生毕业后专业成长的密切关

注[5]。2012年,澳大利亚政府出台“澳大利亚

政府优质教师计划”(AustralianGovernment

QualityTeacherProgramme),具体明确了职

前教师发展需要的教学知识和能力,以及必备

的发展动力、自信心、创造力和同理心等[6]。

不断变化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对澳大利

亚的教师教育课程学习带来诸多影响,主要集

中在教师教育课程质量、教师教育课程与学生

学习成果的联系等方面 [7]。奈普(Knipe)和菲

茨杰拉德(Fitzgerald)认为,澳大利亚的职前教

师教育处于不同的矛盾中,这些矛盾包括国家

政策框架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要求、大学内部

需求与外部劳动力需求、学校与家长的期望之

间的矛盾。如何能更好地反映当今的学校和

学校教育,并在职前教师教育的改革中融入学

校管理和学生学习中出现的变化,是职前教师

教育要面临的挑战[8]。2014年,联邦政府成立

教师教育部长级咨询小组(TeacherEducation

MinisterialAdvisoryGroup,以下简称“咨询小

组”),对教师教育审核提供支持。“咨询小组”

就如何改进职前教师教育提出建议,并形成报

告《行动起来:为课堂做好准备的教师》(Action

Now:Classroom ReadyTeachers)[9]。“咨 询

小组”指出,职前教师培养中遇到诸多问题,如

国家标准落实力度较弱、应用不够准确,公众

对职前教师培养信心不足,部分教师教育课程

的教学质量不符合标准,教师教育课程的提供

机构未能与学校形成有效联合,新入职教师获

得的专业支持不足,重要信息(包括行业数据)

存在空缺,等等。据此,报告提出涵盖加强师

范专业课程的国家认证、实施严格且透明的师

范生录取制度、构建统一的师范生培养合作系

统、为课堂做好准备、国家领导在初级教师教

育中推动强有力的循证实践、教师重新注册等

内容在内的三十八条建议。大部分建议指向

改进职前教师培养质量,以确保高校培养出

“为课堂做好准备的教师”。此外,政府还提出

通过现有国家监管机构,特别是澳大利亚教学

和学校领导协会(theAustralianInstitutefor

TeachingandSchoolLeadership,AITSL),对

师范生课程质量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,以解决

课程教学促进学生发展乏力的问题。

2016年,澳大利亚政府又推出“学生至上”

(studentsfirst)政策组合。“学生至上”倡导保

障所有学生有质量的教育和增强教学的专业

性。其中,教师质量被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五个

方面的改革得到提升:(1)在职前教师教育中

引进国文与数学素养测试;(2)倡导农业研究;

(3)为偏远地区小学提供灵活的读写教育;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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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“为澳大利亚而教”项目;(5)倡导教师教

育部长级咨询小组提出的方案。2017年,“澳

大利亚学校实现卓越教育评审”活动(Reviewto

Achieve Educational Excellencein Australian

Schools)在全国发起,来自不同地区学校系统的

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,就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业

成就、重返世界顶级教育大国之列提出建议。

  二、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控

改革的特点

  (一)坚持各级质量标准与职前教师培养

环节一致和连贯

为加强各级质量标准的连贯性,澳大利亚

采用全国统一的教师注册标准和流程对职前

教师进行质量监控。教学和学校领导协会是

澳大利亚教师资格和课程的权威评估机构,负

责教师资格注册,制定师范专业课程认证和教

师职业质量标准,同时它也是高校师范类课程

认证系统和教师质量的监督主体。政府指导

AITSL制定并发布职前教师教学实践要求,提

供国内最佳教学实践案例,为大学提供伙伴合

作协议和支持材料的范例[10]。澳大利亚资格

框架委 员 会 则 负 责 制 定 澳 大 利 亚 资 质 框 架

(Austral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,AQF)。

AITSL制定的《2011年澳大利亚教师注册框

架》(2011NationalFrameworkforTeacher

RegistrationinAustralia)、《澳大利亚教师专

业标 准》(AustralianProfessionalStandards

forTeachers)和《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课程

认证标准》(AccreditationofInitialTeacher

EducationProgramsinAustralia)与AQF所

提出的要求相一致,从而保证了教师的职业发

展和职业学习具有可持续性。

2010年7月,AITSL对《澳大利亚教师专

业标准》进行了验证和完善,并最终完成了此

标准。该标准规定,职前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力

是评估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的重要标准,也是

师范类课程认证的基础[11]。标准包含三大维

度和七个子维度,每个维度均将教师的专业标

准分为四个等级。以上法规、政策和标准对师

范生的培养起着重要的政策指导和监控作用,

其贯穿师范生培养、注册以及入职后的入门指

导和职业发展各环节。具体政策与标准见图1
所示。

图1 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控政策与标准

  (二)注重采用严格且透明的师范生考核

录取机制

澳大利亚严格的选拔机制使师范生成为

合格教师的可能性大大提高。为保证最合适

的人才进入教师教育领域,并练就娴熟技能,

AITSL于2015年发布了《现在行动:师范生录

取指导方针》(ActionNow:SelectionofEn-

trantsintoInitialTeacherEducation,以下简

称《方针》)[12]。高校在录取职前教师的时候,

都需遵循《方针》要求,以发现并录取兼备必要

的学术和非学术能力,同时有发展潜力的优秀

学生[13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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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方针》关于师范生录取的指导意见主要

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:(1)录取过程考虑报考

学生的学术和非学术能力;(2)师范类教育机

构需使用以证据为基础的录取方法;(3)机构

需对所选择的录取方法和最低录取分数始终

保持透明。其中,学术能力主要考查学生的大

学入学总成绩和学科成绩以及在录取过程中

经认可的认知和口头表达能力;非学术能力则

包括从事教学的动机、人际沟通能力、乐于学

习的意愿、适应力、自我效能、自觉性、组织与

计划技能等,其他可证明以上能力的工作和生

活经验,以及考生对所申请课程的理解和动

机。这些指标体现了未来教师的人格品质和

心理素质,是成为合格教师的重要前提。整个

录取步骤包括做好录取过程的顶层设计、对考

生进行考核、录取成绩优异者、对录取机制和

成果的效力进行评估和报告。

此外,学生的伦理道德也包括在非学术能

力考核范围之内。学校采用教师性格和职业

性向测试(又称CASPer考核),考查学生的人

格品质、素养(如同理心、同情心、自我意识、焦

虑水平及其他负面情绪)和职业伦理道德(如

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并依照制度行事,依据学校

政策和合理程序解决学生纷争,为有生活困难

或学业困难的学生提供支持,帮助有社交障

碍、学习障碍或身体缺陷的学生,平等对待与

尊重不同社会、文化、民族和经济背景的学生,

保证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,为学生的身体与心

理健康提供良好环境和氛围支持等),从而判

定学生是否能够胜任教师这一职业[14]。

(三)以课程认证标准为基点调整职前教

师教育课程设置

本着课程设置应促进师范生整体能力发

展,帮助其成长为一专多能的中小学教师这一

宗旨,AITSL在2015年对师范类课程标准和

教师质量标准进行了大幅度改革,以确保师范

生毕业后,能够在中小学至少承担两门学科的

教学工作,同时兼顾教学创新和研究。2018
年,澳大利亚各高校相继完成改革,但每一所

学校的学位课程设置各有不同,学生可以自由

选择。一般情况下,如果师范生是文科领域

的,则多倾向于在文科方向选两门课程,比如

历史和文学;如果师范生是理科领域的,则可

以选择数学和自然科学,或者物理和化学。在

大学一年级,课程安排多集中于通识课和专业

学科的基础课,随着年级升高,课程的广度和

深度逐步拓展和加深。如此,师范生既能掌握

教育与教学基础理论,又熟悉具体学科知识及

教学法,并可通过创新教学方式,改进自己的

教学表现。

澳大利亚的教师教育课程设置较为灵活,

高校可以根据各自发展规划确定教师教育课

程的学制、授课方式、课程结构和学分转换方

式。有的学位课程是单学位,有的学位课程是

双学位。有的高校会设置单一的中学教育课

程,有的高校则会设置侧重于某一学科的中学

教育(如体育教育方向)课程。在学习方式上,

学生可以选择全职,也可以选择兼职或远程大

学课程研修。高校承认学生先前的课程学习,

并会做好学分转换工作。政府和教师质量监

管机构充分尊重高校学分转换的自主权,高校

则会制定严格而清晰的学分转换标准和原则,

包括具有先前学习成果、达到成绩标准、限制

学分转换的数量、规定先前学习课程的时效性

等。基于人才培养中建立的联盟关系,高校间

会互相承认学生在近似专业上所取得的学分。

在一系列师范生课程认证标准调整和改

革中,政府当局也注意到对土著居民和托雷斯

海峡岛民的教育。澳大利亚课程测评与报告

管理 局 (theAustralianCurriculum,Assess-

mentandReportingAuthority,ACARA)通过

前期调查,证实土著居民、岛民与非土著居民

之间的学习成果存在差距。政府为确保土著

居民和岛民拥有充分参与课程学习的机会,将

文化认同教育和社会公平教育纳入课程学习。

同时,各州政府也根据本州具体情况采取措施

对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额外支持,例如,维

多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分别推出了“特殊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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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计划”(Specialneedsplan)和“有特殊教育需

求的儿童计划”(Childrenwithspecialeduca-

tionalneeds)。通过实施这些计划,有效确保

了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和有学习与身体障碍的

学生拥有学习使其能够生存和积极生活的知

识与技能的权利。

(四)以发展素养作为职前教师毕业考核

重要依据

为保证师范生毕业从教后能帮助中小学

生发展文化素养,澳大利亚政府将参与国文和

数学素养测试作为职前教师的一项毕业要求。

2015年,AITSL提出师范生毕业需具备教授

国文和数学的能力,并将其列入大学教师教育

课程认证标准。AITSL将“职前教师国文与数

学素养测试”(LiteracyandNumeracyTestfor

Initial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,LANT-

ITE)的要求与高校师范类课程质量监控挂钩。

对于未能通过LANTITE测试的师范生,澳大

利亚高校会在国文和数学素养方面为其提供

支持与辅导,包括线上自查和自学资源、开放

性工作坊和个人辅导与咨询。线上学习资源

包括LANTITE测试模拟试题、澳大利亚全国

公立教育系统统一考试(NationalAssessment

ProgramLiteracyandNumeracy,NAPLAN)

模拟试题、以往PISA测试题和英国中小学教

师资质(theQualifiedTeacherStatus,QTS)测

试资源等。此外,高校还会提供LANTITE测

试介绍会和一系列具有实践性质的工作坊。

介绍会内容包括LANTITE测试的结构、测试

环境和准备须知;工作坊则主要负责讲解测试

的主要内容,涉及数与代数、测量与几何、统计

和概率等。工作坊以面对面或线上形式呈现,

并在培训结束后提供视频学习录像。对于未

通过测试的师范生,高校会提供一对一的辅导

与咨询[15]。

除了提高师范生的国文和数学素养,澳大

利亚政府还倡导以证据为基础的师范生考核

机制。同时,强调教学表 现 性 评 估(Teacher

PerformanceAssessment,TPA)在师范生教育

质量监测中的重要性。教学表现性评估是对

师范生在实践课程中完成反思性实践(计划、

教学和考核)的考核,旨在改进教学表现,提升

专业信心。它是政府在教师教育部长级咨询小

组所发布的报告———《现在行动:为课堂做准备》

(ActionNow:Classroom ReadyTeachers)———

的基础上,所提出的一项全国性改革举措。报

告建议对师范生的课堂教学实施更加严格的

考核。此建议得到联邦政府认可,并最终以官

方文件《在成长中获得成就:澳大利亚学校的

教学卓越报告》(ThroughGrowthtoAchieve-

ment:ReportoftheReviewtoAchieveEduca-

tionalExcellenceinAustralianSchools)的形

式发布。

(五)利用大数据和云平台对教师质量进

行动态监控

由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出资,AITSL与

各级教育部门和教师注册授权机构、高等教育

机构及教师健康与福利协会(theAustralian

InstituteofHealthandWelfare,AIHW)联合

建立了“澳大利亚教师队伍数据库”(Australian

TeacherWorkforceData,ATWD)。数据库包

括在职教师数量和有资格教授的科目、毕业生

就业人数、就职教师合同类型、教师职业路径

与经历、进入和脱离教育行业的教师数量、师

资队伍在资质和专业方面存在的差距、导致教

师流失的因素、对于新教师入职和早期职业支

持的有效性、教师发挥领导作用的最有效途径

等,数据库为教师提供了从入职到职业生涯终

结的完整信息,为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提供了

有力支持。

从管理角度而言,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协

会主要负责教师个人数据的保护工作,并将所

收集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,以有助于预测教师

队伍的长期发展趋势,为解决教师队伍相关问

题提供有效反馈。2020年9月,《全国职前教

师培养统计:澳大利亚教师劳动力数据报告

(一)》(TheNationalInitialTeacherEduca-

tionPipeline:AustralianTeacher Workfor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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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taReport1)发布。报告清晰地呈现出教师

劳动力数据的具体情况,包括澳大利亚教师教

育课程、入学数据、授课与结业的人数变化趋

势、对师范生的支持、教师供给的变化、关于职

前教师将要执教科目的最新信息、政策改革的

影响和未来机遇等。此外,报告还首次对全国

职前和在职教师的数据面板进行了全面而深

入的分析,评估了全国教师教育、教师供应和

教师队伍发展趋势,认识到教师队伍建设所面

临的潜在压力,同时为如何更好地支持教师教

育和加强教师对所教儿童的影响,提供了国家

政策咨询建议。

  三、澳大利亚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控

对提升我国职前教师培养质量的启示

  (一)构建促进教师连续性发展的全国教

师从业质量标准

在澳大利亚,职前教师教育政策、课程设

置与教育质量监控和教师职业发展框架之间

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连续性。特别是《澳大利

亚教师专业标准》,既适用于在校师范生,也适

用于在职中小学教师。此标准详细而具体,是

教师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。教师专业成长具

有阶段性,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有着不同

的发展需求。在纵向上,澳大利亚政府和教师

质量监管机构根据教师的职业发展进程、专业

能力,进行资格认证分类,统一的认证标准框

架使教师认证和自身职业素养得以连续性发

展;在横向上,认证标准框架具有不同等级,可

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做到“因才分类”,

帮助其明晰自身的专业水准、明确未来发展与

提升方向。

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、人口众多,不同地

区间的教育水平差异较大,是否能够完全依照

一个统一的教师质量标准对职前教师培养进

行监控,有待考证。但是,可以构建一个具有

纲领性和指导性的教师从业质量标准,供全国

各省市的教师质量监管机构参考。在质量监

控过程中,应充分兼顾教师专业成长需要的

“教师对教育的信仰力、对学科知识的学习力

和对教学变革积极适应的转换力”[16],聚焦教

师的专业发展素质要求,从专业知识学习、专

业能力发展和专业理念养成等方面,系统考察

教师从业者的职业性向、核心素质和发展潜

力,加强对教师持续的专业发展的追踪和支

持。在教师的培养和职业发展过程中,要根据

国家发展需要、市场需求和教师专业发展不同

阶段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或需要,充分尊重教师

的个体差异,进行相关的培训,并重视培训的

针对性和实效性,使教师不断探索新知识、更

新专业知识、提升专业能力[17]。

(二)构建面向教学实践的教师教育课程

体系

为了提高职前教师的课堂教学技能,帮助

教师为教学做好准备,澳大利亚的课程设置十

分灵活,充分体现出连贯性、相关性、协作性和

立足未来的特点。相关高校拥有充分的专业

自主权,彼此之间达成课程衔接协议和学分互

认,有利于师范生根据不同教育机构之间的协

议和自身受教育经历,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课

程。同时,教学实践课程比重较大,使职前教

师有充分的专业体验机会。

受此经验启发,一方面,我国可进一步增

强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灵活性,尝试推进学分

互认。虽然《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

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》(教高〔2019〕

6号)明确要“支持高校建立与学分制改革和弹

性学习相适应的管理制度,加强校际学分互认

与转化实践”,但是如何保证学分互认的科学

性,充分保障师范生的学习自主权与选择权,

还需出台进一步的相关制度和标准。另一方

面,适度增加师范生的专业实践机会,调整实

习时间安排,如大学一年级开始教学见习,二

年级逐步推进教学实习,并结合实践完成反思

性教学日记,使其在行动中逐步完成教师身份

定位。同时,结合教师教育课程准入的学术和

非学术要求,注重师范生的师德和品质培养,

将专业技能培养和育人有机结合,确保课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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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的整体性、灵活性、多样性、实践性和探究

性,从而在帮助师范生顺利完成课程学习的同

时,使其在职业道德、人格品质和教学技能方

面,也能做好课堂教学相关准备。

(三)整合多元力量对教师质量进行多方

位多层次把控

澳大利亚的教师质量监控,从教师教育课

程的认证与监督、课程准入、职前教师培养、毕

业要求到教师注册各环节,均遵照相关质量标

准,并实现了环环相扣。在师范生选拔环节,

注重提高招生标准、规范入学要求;在教师选

拔制度上,提出要善于创新,例如综合考量教

师的读写能力、算术能力、空间推理能力、沟通

风格、毅力、文化敏感度和职业道德等[18]。

在澳大利亚教师教育质量监控过程中,政

府发挥着重要的宏观调控和指导性作用,行业

协会则致力于确保教师培养项目认证的专业

性和科学性,教师教育机构主要负责职前教师

的培养和评价。教师教育机构充分的自主性,

确保了师范生在毕业之前能达到国家教师专

业标准的最低要求。教师注册体系和执行效

果则充分接受教育委员会的审查与监督,以确

保科学性和公正性。借鉴这一经验,我国职前

教师教育质量的保障需基于管、办、评分离的

多元主体协同发力,各方彼此之间权责明确清

晰,保持独立,接受良好监督。

此外,澳大利亚政府与教师质量监管机构

还利用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,联合建立全国职

前与在职教师数据库,收集全国教师从开始教

师教育课程学习到结束职业生涯的完整数据,

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与诠释,明确教师队伍培养

及供给趋势,为国家教师教育的政策制定提供

预见性和指导性信息。这对我国如何基于证

据推进职前职后教师一体化发展具有一定的

启示意义。同时,建立全国教师数据库也有助

于政府及教师质量监管机构在统一连贯的教

师质量标准指导下,对教师从培养到开启和结

束职业生涯进行全过程质量监控。近几年,虽

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应用于我国

教育领域,但对于教师发展(特别是职前教师

培养)的质量监控,还未能实现基于全国范围

内完整数据的管理。下一步,应进一步协调政

府、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力量,整

合各地区的职前与在职教师数据,为职前教师

培养和教师质量监控提供以证据为基础的指

导性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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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emonitoringofthequalityofpre-serviceteachereducationisanimportantpartofteacher
training,whichdetermineswhetherpre-serviceteacherscanbequalifiedfortheteachingprofessionin
primaryorsecondaryschools.MonitoringofPre-serviceteachereducationinAustraliahasbeenhigh-
lyvalued.Australiahascontinuouslyadjusteditspoliciesonqualitymonitoringandmanagementof
teachereducation.Especiallyafter2015,theDepartmentofEducation,SkillsandEmployment? of
AustralianFederalGovernmentandteacherqualitygovernanceorganizationsconductedreformationin
severalaspectsofcourseaccreditation,selectioncriteriaforcourseentrance,curriculumdesignandas-
sessment,graduationrequirementsandteacherregistrationtoimprovetheclassroomteachingabilities
ofpre-serviceteachersandtomeettheneedsoftalentcultivationin21stcentury.Theabovereforma-
tionhasprovidedimplicationsforthemonitoringofthequalityofpre-serviceteachereducationinChi-
na,suchasconstructingaconsistentnationalguidelineforteacherprofessionalqualitystandards,de-
signingcurriculum orientedtoteachingpractice,andimplementingqualitycontrolwith multiple
forcesonpre-serviceteachereducationatmultipleaspectsandlevel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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